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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爷爷，关于爷爷的记忆，是靠
曾祖母、祖母以及邻里乡亲一点点地拼凑起来
的。在我的心里，他不只是一位亲人，更是用
热血写就的传奇。

爷爷叫王拴玉，1924年 1月生，阳曲县西凌
井扫峪村人，1941 年 7 月参加革命，属阳曲县
大队战士。1944 年，爷爷在岔上耀子村战斗
中光荣牺牲。1983 年 8 月 1 日，山西省人民政
府确认他为烈士，并由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
证明书。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阳
曲群众依托东西山组建抗日武装保家卫国。
爷爷虽不识字、少言语，却有着最质朴的家国
情怀，常说：“阳曲是我们中国人的阳曲，绝不
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的地方。”他生性豪爽，为人
仗义，战友们常来家中落脚，五孔窑洞成了临时
据点。曾祖母和祖母悉心照料大家，洗衣做饭，
被战友们亲切称作“伙管大娘”“洗衣大嫂”。

据曾祖母回忆，一次大的作战前夕，爷爷
曾带回来一卷纸包的物件，然后偷偷将其掩
藏。还叮嘱家里人，这东西重要，千万不要泄
密，并且说，打完仗他会回来取。可谁能料想，
在 1944 年的岔上耀子村战斗中，爷爷身负重
伤，被日寇残忍杀害，年仅 20 岁。爷爷在这场
战斗中牺牲，家里人也终究未能知晓那个包裹
的下落。

爷爷牺牲后，村里人趁黑夜将爷爷的遗体
抬回村下葬。没几年，曾祖父郁闷而终，曾祖母
也因常年伤悲，哭瞎了一只眼睛。当时，我的父
亲刚满周岁，不到20岁的祖母外出讨生活，我的
父亲与曾祖母相依为命。

为了民族解放，爷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他的英勇无畏，成为家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他的名字被载入《阳曲县志》，他的英雄形象深
深镌刻在子孙后代的心中。

我的父亲今年 84岁，至今已有 50多年的党
龄。他骨子里传承了爷爷的红色基因，早早参
加工作，坚定理想信念。一辈子奔走于村镇两
端，为民操劳，甘于奉献。他说，唯有努力工作，
殚精竭虑，才是对爷爷的最好纪念，也深刻影响
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

如今，我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常思索：
前辈以生命守山河，父辈以汗水建山河，我们
更应继承奋斗精神、担当作为，用实干奉献致
敬先辈。

人间四月，春意正浓。步入
和平公园，第十届樱花节如期而
至，800 余株晚樱肆意盛放，用满
树繁花，装点出太原最动人的暮
春景致。

樱花原产于我国，其栽培与
观赏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
期，典籍中已有对樱属植物的记
载。秦汉年间，樱花已被移栽进
皇家宫苑，成为宫廷春日盛景；汉
代扬雄在《蜀都赋》中，以“被以樱
梅，树以木兰”勾勒蜀地繁花似锦
的春光，足以见得樱花在当时已
随处可见。及至盛唐，樱花更是
走进寻常百姓的私家庭院，花开
时节，满城皆赏。万国来朝的盛
世之下，日本使者沉醉于中华文
化与樱花盛景，将这一抹芳华带
往东瀛，也让樱花在异国土地上
绽放出新的生机。

春日赏樱，早樱与晚樱各有
风韵，却也不难分辨。早樱多为
单瓣，花色以纯净粉白为主，花朵
呈卵圆形，树体高大，可达 17 米，
树皮呈青灰色，且是先开花后长
叶，花开时满树繁花，不见片叶，

尽显疏朗清丽；晚
樱则身形温婉，树
高仅七八米，树皮
裹着一层柔和的
银灰色，花开之
时，嫩绿新叶早已
舒展枝头。花朵

以重瓣为主，粉白、绯红交织，数
朵簇拥成簇，花团锦簇，在绿叶映
衬下，更显娇艳欲滴，一刚一柔，
一简一繁，勾勒出春日樱花截然
不同的美。

古往今来，樱花都是文人墨
客笔下的诗意载体。古人常以樱
桃代指樱花，唐代诗人刘禹锡挥
笔写下“樱桃千万枝，照耀如雪
天”，满树繁花如白雪皑皑，士大
夫花间设宴，隔水相望宛若仙境，
寥寥数笔，写尽盛唐赏樱之趣。
白居易偏爱庭院赏樱，“小园新种
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不必
远赴闹市寻春，绕着花树漫步，便
是人间好时节。李白思乡时，念
起“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
桃花”；杜甫笔下，有“朱樱此日垂
朱实”的饱满生机；孟郊则用“樱
桃花参差，香雨红霏霏”，描绘出
樱花飘落的唯美瞬间。千古诗句
流传至今，让眼前的繁花多了几
分厚重的文化韵味，赏樱之时，也
仿若与古人隔空相逢。

走入和平公园，一条樱花大

道沿湖而建，大道两侧的 800余株
晚樱已经绽开了娇媚的容颜。我
沿着樱花大道一路观赏晚樱。关
山樱鲜红浓艳，作为晚樱代表的
关山樱，花色鲜红浓艳，如烈焰燃
烧，似红霞漫天，微风拂过，花枝
轻颤，那份热烈与奔放让人心生
欢喜，沉醉不已。松月樱身姿柔
美，枝条柔软下垂，树形宛若撑开
的绿伞，花色红中带粉、粉里透
白，清雅淡然，颇有“松间明月”的
静谧意境。而有着“晚樱三杰”美
誉的普贤象樱，更是惊艳众人，它
是重瓣樱花中花瓣最多的品种，
单朵花瓣多达 50 只以上，层层叠
叠，繁花满枝。更妙的是它的花
色会随花期渐变，初绽时是娇嫩粉
红，盛放后渐渐转为莹白，外粉内
白，清透温润，宛如玉石雕琢而成。

在樱花大道中观赏晚樱，那
一排排绯红、粉白的樱花像桃色
的云，又像白色的雾，灿烂炫目；
温柔轻盈的樱花漂浮在头顶上，
四周樱花尽情绽放，妩媚动人，我
仿佛置身于一种梦幻般的意境
中；时而几瓣樱花轻飘飘地落下，
撒在肩头，又落在地下，落英缤
纷；时而又吻在脸颊上，一股清香
沁入心头，余香袅袅；一阵春风拂
过，花雨飘飘，犹如香雪撒落一
身，更是花香袭人，把已经浓郁的
春意渲染得更加浓烈。

我的爷爷
王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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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暮年，总爱回望过往岁月。40多
年前，父亲为我买手表的那段往事，让我
感到暖心的同时又隐隐作痛。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幸运考入太原
铁路机械学校，得以继续求学深造。父亲
得知这个喜讯，高兴得合不拢嘴，常和他
的同事们分享这一喜悦。1978年金秋，我
入校报到，开学没多久便投入到新生军训
之中。彼时，父亲心心念念牵挂着我，特
意骑着自行车，一路奔波赶到坞城路到学
校看我。初见我一身军训迷彩服，脸庞黝
黑、身形疲惫，父亲满眼心疼，一遍遍叮嘱
问询，生怕我吃苦受累。我强撑着说不
累，在校一切都好，让他不必挂心。父
亲望着我，眼底藏不住深深的牵挂与疼
爱，悄悄给我留下零花钱，依依不舍踏
上归途。

过了没多久，我回家后听母亲说，父
亲一直惦记着我上学没有手表，没法精准
掌握作息时间，一心想给我添置一块手
表。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手表须凭
专用票券才能购买。父亲手头攒了些积
蓄，却没有购表票券，满心焦急。一日，父
亲在单位附近的解放电影院门前散步，偶
遇一名男子兜售崭新的上海牌手表。那是
当年人人向往的名牌腕表，无需票券即可
购买，只是售价要180元，比凭券购买的120
元高出不少。一心想给我置办手表的父亲
一时心动，就买下了这块手表。

买下手表后，父亲心里始终惴惴不
安，立马骑车赶往姑父家中查验。姑父是
专业修表匠人，他打量了一下外壳并未发
现异样，接着用专用工具打开后盖，结果
没用劲稍微一拧就开了，姑父顿时傻眼
了，里边装着一个小小的假表芯，与外壳
毫不配套。父亲见状，脸色骤变，一下子

就瘫倒在坐椅上，额头上的汗都冒出来
了，这是他起早贪黑工作辛苦攒了好几个
月的工资，就这样被骗了，可想他心里有
多难受。

父亲心急如焚，攥着假表骑车狂奔赶
回解放电影院，可骗子早已不见踪影，连
一丝踪迹都寻不到。勤俭一辈子的父亲，
一支烟都要分两次抽，一双翻毛皮鞋能穿
二十年，一分钱都舍不得多花，如今血汗钱
被骗，满心懊悔、自责又难过。往后数日，
父亲下班后天天跑去电影院门口守候，满
心奢望能偶遇骗子讨回公道，可终究只是
徒劳一场，只剩满心失落与不甘。

几番期盼皆成泡影，父亲最终默默找
来一块红布，将这块假手表仔细包裹妥
当，放进小木盒里，然后存在自己放衣服
的扣箱最底层。他把未能如愿的父爱、上
当受骗的委屈、满心自责与愧疚，全都悄
悄压在心底，从此闭口不提，从不对外人
言说分毫。这份难言的苦楚，他独自默默
扛下，直到父亲离世，母亲整理遗物时，我
才知晓当年事情的全部原委，每每想起，
都难以想象父亲当年是如何熬过那段郁
郁难安的日子。

1980 年，我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心结难解的父亲始终惦念着初心，终于在
解放大楼给我买下了一块货真价实的上
海牌手表，圆了多年前的心愿，也了却了
心中的遗憾。

如今岁月流转，时代变迁，手表早已
不再是稀缺贵重之物，随处可买、随手可
得。回想起父亲当年给我买手表的经历，
多年来时刻警醒我谨慎行事。留在我心
里更多的是那无私的父爱，它像一股暖流
不时会涌向我的心头，让我泪水盈盈，终
生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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